
6 2023年6月7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 蔡 静

美 编 / 杨文花

电 话：029-87335695
E-mail：jsb8211@163.com文 苑文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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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两个学生在教室厮打
起来，我摸出手机一边跑着一边
打开了照相功能。参加工作时
间并不长，但听一些老教师说，
为了保护好自己，遇到复杂情况
要注意随时留存证据。他们还
举出近期老师因无证据被处理
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留存证据确
实很有必要。

进入教室就看到两个男生正
在课桌前的地上翻滚、撕扯，我
边拍照边大声制止：“住手，给我
立即住手！”两个学生慢慢站起
来，喘着粗气，脸色通红，一个脸
上有点伤正往外渗血，另一个脖
子里有一条通红的抓痕。我拍了
几张照片后，领着他俩到学校卫
生室去处理伤口，抹些碘伏后医
生说没什么大事儿，就带他们回
我办公室。

在办公室里，我问他们怎么
回事儿，两人互相瞪着眼不说
话。看到这种情况，我忍不住笑
出了声。他俩憋不住，脸色缓和
下来，也笑了起来。我说他俩几
句，两人都有些羞涩，互相看着
笑了笑。当然，我没有忘记把这
个过程用手机录下，保存在手机
里。让他俩握手和好后回教室去
了，我也轻松下来。

周五晚上正要休息，电话惊人
地响起来，我一看是其中一个学生
家长的，刚接通，火药味就浓浓地
传过来，声音又尖又细：“老师啊，
俺孩子在你班里，你怎么不好好给
看着，让人给打伤了呢？”

学生平时住校，周五下午才
回家。是学生回家后，家长发现
脸上那个小伤疤了。

我刚解释说两人已和好，电
话 那 边 声 音 更 大 了 ：“ 和 什 么
好！人家把俺打伤，你不主持公
道，竟然和稀泥！我得去把他打
一顿还回来，让他脸上也留下疤
才行。反正我已经留下证据了，
还怕他不成！”

“您先消消气。”我小心地赔
着笑。

“我找那个家长去！”她发泄
完，撂下这么一句话，手机里就
没动静了。

我哪里还敢休息，赶紧翻出作
为证据的照片和视频又看了一遍。

不一会儿，电话又响起来，是
另一个学生家长的。这家和我联
系最多的是男家长，开始说话还
稍平和一些，一会儿火气也升起
来了：“老师你说说，怎么这么不
讲理啊！我寻思着两个小孩儿打
闹着玩，有一些小小的磕碰是正

常的，本来不打算计较这件事
儿，可那家子竟然要来找俺娃的
茬儿。我先去把他娃的脖子给弄
破再说，俺娃脖子里这么深一道
血印，我拍下来留着当证据，跟
他家不算完！”

“您先消消气。”我又小心地
赔着笑，听他继续发泄着。

整个双休日，我几乎没有休
息，和双方家长反复沟通，赔着
小心多说软话，最后同意周一在
我办公室见面。

周一，我早早来到办公室，洗
好杯子。当然，也没忘把手机开
着录音功能留证据。

不 一 会 儿 ，那 个 女 家 长 先
到。看她的神色已经比较平和
了，进门先和我打招呼：“老师，
您早来了。”我倒上开水端到她
面前，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当时
一看孩子脸上有伤，我的火气就
升起来了，熊孩子还不当回事
儿。你说气人不气人。”学生有
自己的主见，这个问题倒不难解
决，我的心稍稍放下一些。“孩子
来了吗？去教室了？”我貌似随
意和她聊着，心里其实还是很提
防的，让她考虑孩子的学习，考
虑孩子今后和同学的相处等。
最后她叹了一口气，幽幽说道：

“对不起您了。孩子觉得没事
儿，我也就不再掺和了。”

另一个学生和家长也到了，
这位家长显得比较憨厚，一边搓
着双手一边“嗨嗨”着，简单说了
一声：“老师，俺来了。”

知道前一位家长的想法，我
就好说话了：“孩子们同学一场
也是缘分。初中三年，好好相处
会结下一辈子的同学情，以后见

面会很亲的。”
这 时 候 ，跟 他 来 的 学 生 开

口了：“就是啊，俺俩就是闹着
玩儿的，有点小磕碰早就觉不
着疼了。”说着，他用手摸摸脖
子，笑嘻嘻道：“这不，早就没事
儿了！”

“哎哎，”我立即严肃制止道，
“有你们这样打闹的吗？都出血了
还小磕碰？以后绝不能再这样了，
你看你们的父母都心疼成什么样
子了！”

孩子伸了一下舌头，两位家
长脸上也出现羞愧之色，我借此
对孩子说：“去把他叫来，你也再
回来。”

孩子们勾肩搭背地走来，我
对两位家长笑着说：“孩子们早
和好了，你俩也握个手吧？”

看他俩的手握在了一起，我
赶紧拿手机抓拍下来。两个孩子
也走上前，站在家长面前说：“老
师，我俩和好了，你也给拍个照
片留个证据吧。”

我脸上一热，但还是把持住
自己，尽量不流露出尴尬：“站好
了，笑一笑，茄子啊。”

当两位家长离去的时候，其
中一个孩子小声嘟哝道：“就他
们事儿多！”

看着两位家长有些疲惫的背
影，我知道他们平日养家糊口的
艰辛，我告诉他俩说：“父母疼爱
孩子很正常，他们来找老师也是
爱你们的证据啊。”

两个孩子的眼睛纯洁明亮，
如一泓清澈到底的泉水，我突
然产生了一种羞愧感，拿起手
机删除了为保护自己存作证据
的照片。

背上书包之前，我们都是野
孩子。

那时候，除了玉米粥锅巴、大
饼子之外，没有任何零食。我们
一直期待大自然的馈赠。

春天一到，好东西就会从天
而降。首先是柳芽，普通的柳芽
又苦又涩，有一种叫磨盘柳，长在
山脚下，长在田间地头。矮矮的
枝条，密集的嫩芽背面苍绿灰暗，
柳树之中，只有磨盘柳的嫩芽酸
酸的，我们拎着柳条尖，把大把的
嫩芽撸下来，按进嘴里，享受春天
的第一道美味。

然后是柳毛狗，就是柳树的
穗状花朵，毛茸茸的柳花有一丝
甜味。把它含在嘴里，然后吐掉，
这是我们童年的糖果之一。

柳 树 还 赠 给 我 们 最 好 的 玩
具：把柳枝拿到家里用小石头轻
轻敲打，再用均匀的力量扭转，拽
出完整的树皮筒来，两端剪齐，其
中一端轻轻刮掉大约两毫米的外
皮，用手捏扁，就做成了柳笛。长
长的柳笛声音粗憨，短短的柳笛
声音娇脆。女孩子们喜欢短小的
柳笛，一两公分长，撮起嘴唇就可
以吹出高亢清脆的笛音。柳笛声
此起彼伏，整个村庄奏响单纯而
又嘹亮的音乐。

玩泥土是野孩子的必修课。
乡村就卧在山坳里，随便找个小
土丘，就会有又干又细的土。两
个孩子坐在地上，把身边的细土
聚 成 一 个 小 土 堆 ，中 间 插 上 一
根 小 棍 ，然 后 你 一 把 我 一 把 地
把 细 土 搂 开 ，谁碰倒了小棍，谁
就输了——输赢倒没关系，一身一
头的土，回家少不得挨骂，可是野
孩子哪有记性，第二天，还是玩得
不亦乐乎。

各种好吃的野草都在孕育发
芽，但是它们满足不了野孩子的
急性子。隔壁的小孩记得住哪里
是酸浆的根据地，她指挥我对山
脚下一片光溜溜的土挖下去，不
久就挖到粉嫩的芽，我俩在衣襟
上蹭了蹭上面的土，大口吃下去，
那东西又酸又脆，非常神奇。

酸溜溜、酸锄板、鸭子食、蝲

蛄蛋、红眼芭、鸦葱……我们天天
往山上跑，采食各种酸的甜的野
草，母亲和祖母常常扯着我的耳
朵告诫我不准乱吃，吓唬我说谁
谁被草毒死。

野 草 转 眼 就 老 了 。 夏 天 来
了，我们开始去小河里捉蛤蟆、捞
鱼，放到灶坑里胡乱烤一下，狼吞
虎咽地吞进肚去，我们对动物的
认识总是从吃掉它们开始。

天越来越热，男孩子整天在
村边的小河沟里嬉戏，有时候也
会像小猪一样浑身涂满稀泥，几
个人围着一堆稀泥玩得不亦乐
乎。洗澡的也有女孩子，洗过澡
之后，扛起枝丫繁密的桦树梢子，
开始追打蜻蜓和蝴蝶。

被活捉的蜻蜓是要放鸡毛信
的：把蜻蜓的尾巴掐去一截，插入
一根鸡毛，让它带着鸡毛飞到天
上去；被打死的蜻蜓穿在一根狗
尾草上，回家喂小鸡。

如果秋天还没有去上学，就
继续跑山采野果采蘑菇，有山梨、
李子、山里红，有榛蘑、黄蘑、小青
蘑，还有松树伞和牛肝菌……

当然，也会站在教室窗外向
屋子里观望，听琅琅的读书声，听
老师用异样的语调讲课，看一两
个相识的小朋友，向他们丢草棍、
丢小石子……

直至被老师发现，大声呵斥，
红了脸，灰溜溜地离开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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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薄如蝉翼的青春记忆里，高
考总是那抹最亮的底色。那散落
在心底的点滴片段，常常因某些
事、景、人、情，浮现在眼前，温暖
了一天的际遇。

我是首届地理学科加入高考的
考生，地理学习成了最“坎坷”的科
目。本以为高一会考完，就能很潇
洒地跟地理说“拜拜”，便豪爽地把
课本和复习资料扔到了考点的垃圾
箱里。谁知地理杀了一个“回马
枪”，而且夺得了高考的制高点，这
让我们着实慌了神。等高线、经纬
网、地形图……这些已经淡出记忆
的知识又要重新捡拾起来，需要多
大勇气啊。给我们力量的是地理老
师胥老师，他先安抚了慌乱的我们，
然后很轻描淡写地说，大不了一个
一个教，还有一年时间，肯定来得
及。他利用课间、自习、延点，给我
们补遗忘殆尽的知识。起初他把我
们一个个叫到办公室，后来，干脆驻
守在教室里，给我们过考点，黑板上
的地理元素画了擦，擦了画，在这些
画画擦擦中，地理知识不再莫测高
深，重点知识终于了然于心。至今，
胥老师都是我遇到的最耐心细致的
老师，也幸亏这位老师，我的地理高
考没有出现什么纰漏。

悠悠往事幕幕，那阕阕故事，
总在心中渐渐积累，沉淀出一份最
隽永的温馨……

那个时代的高中学习，缺少网
络、多媒体、辅导书，就连复印一张

习题都是奢侈的事情。我们获得
练习题的方式几乎都是抄。老师
们都有一本厚厚的习题秘籍，我们
也有一本本习题本。当我借到语
文老师赵老师的笔记本，用虔诚的
心翻开时，内心产生了巨大的震
荡。工整的黑色字迹，红蓝笔标示
的重点，条分缕析。特别是字迹，
有唐人小楷字帖的即视感，用笔的
力道，书写时的行气，让我感受到
一位语文优秀者的人文素养。这
本笔记让我心向往之，我以后的笔
记、作业、答卷，都向赵老师的字形
靠拢，这种不经意触动所带来的力
量，竟然持续至今。在这种书写向
美向好精神的引领下，大学期间，
我也记写了 76 本课堂笔记，练习书
法若干张，在大学毕业后的好多
年，教语文也在教书法。追溯这些
普通生活进取的源头，就是赵老师
的那本笔记本。

奔跑在成长的大道上，不经意
在一个巧遇的转角，路遇一剪风
景，收获一片芬芳……

遥记高三那段最后冲刺的时
光，月亮在楼角徘徊，暖风四处弥
散，我们在没有风扇没有空调的教
室里，埋头于书山题海，那盏盏日光
灯的光影，将夜幕拉得好长好长，洇
染出星星点点的温情。那段日子，
最令人感动的是，全校老师都愿意
倾其所长给我们答疑解惑，只要我
们有求，他们必应，老师们根本不会
问你是哪个班的，是谁的学生。

本就学得稀松平常的我，考试
越临近，内心越恐慌。记得高考前
一天晚上，不会的题目和没完全弄
明白的知识像被放在高倍放大镜
下，陌生感无限扩展和延伸，惶惑
慢慢吞噬了我的内心。我在家中
坐立难安、如临大敌，于是回到了
熟悉的校园，和几个心境相似的同
学坐在教室里，找寻着片刻安心。
看着模考卷上的错题，又神经过敏
起来，这时，抬眼看见语文科办公室
的灯亮着，透过窗户闪现出的是高
一语文老师吴老师的身影。我拿着
卷子，走向办公室，问了几个并不高
明的题，其实真实的想法是想跟老
师交流交流，岔个心慌。吴老师立
刻放下手中的事情，耐心给我讲解
起来，同时帮我调整心态，言语中充
满鼓励，我内心慢慢充盈而自信起
来。考完很久我才想起，我们高考
时全校已经放暑假，吴老师来学校
一定有自己的事，而她却愿意放下
手中的事情，帮我这个并不是她的
正牌学生复习，这种行为让我深受感
动，对吴老师的感念一直潜藏于心。

考前看似不经意的指导和陪
伴，如空山新雨后的幽兰，虽无灼
灼之华，但自有馨香飘逸心空……

不知是这些往事浸润了岁月，
还是岁月弥散出了高考情怀。隔
着遥远的空间，这些往事总是不由
自主地跳脱出来，掠过我的华年。
每每念起，心就徜徉其间，遂也慨
叹：至此经年，划过永远……

离开望月湖租住房已有五
年，每月还是会收到长沙供水公
司的水费明细短信，有时盈余有
时亏欠，总让人想起望月湖的月
亮，以及那段陪读时光。

我知道，那间留存在手机记
录里的出租房，这些年都没有空
置，租客们轮流经历着我经历过
的一切。

望月湖小区那一大片老旧步
梯楼民房，稳实地围拥着一所省
重点中学。年复一年，来自省内
各地的陪读家长，络绎不绝。

儿子在郴城初中毕业，考上了
省重点。我当时并不支持他过早
离家去外地，可我拦不住一个懵懂
少年，对远方新奇的迫切向往，儿
子兴冲冲地跟着同学去报到了。

开学不久的几场测试，儿子
便感受到了从“鸡头”到“凤尾”
的心理落差，有些沮丧，我借家
长会上老师说的话安慰他：历年
来，这所学校高考发挥不利的学
生，也可上二本。生来我就不是
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只想孩子能
身心健康快乐成长，为了多一点
时间陪他，我通过中介租了一套
学校附近的房子。头一两年，虽
有工作家务缠身，但每个周末，
我会坚持带着小女来长沙租屋小
住，给儿子做几餐可口的饭菜。
直到高考前一个月，我才把小女
交给丈夫，请了长假，全身心投
入到儿子的一日三餐中。

与我相约同一趟火车的儿子
同学的妈妈芳，刚租下的房子离
我不远，她之前随木匠丈夫在郴

城工地打下手。我和芳都没上过
大学，对于孩子的学习使不上劲
儿 ，只 能 尽 力 做 好 高 考 后 勤 服
务。芳比我“敬业”，生怕青春期
儿子叛逆，嫌弃她像个逃荒的。
特意把从工地带来的锅碗瓢盆刷
得干干净净，套进纤维袋子，还
在外包装了一个体面的密码箱。
上下火车时，密码箱里发出“哐
当哐当”的声响，一如芳那颗紧
张得怦怦直跳的心。

次日上午，芳提着鲜牛肉和
大龙虾，火急火燎敲我的门，气
鼓鼓地抱怨：“那个房东大妈真
是不懂味，在小区路上碰到我买
菜，开口就说，中午打完牌要来
我家吃饭。一点儿也不体谅外地
人租房陪读不易，也不考虑这个
关键的高考时期，是否打扰到别
人家孩子。”我比芳来长沙的次
数多，了解当地人的习俗，我告
诉芳：“长沙人套近乎打招呼，见
面都常讲去你家吃饭咯。”芳睁
大惊讶的双目，转而开怀大笑：

“管她是真来假来，今天中午，就

在你这里打平伙。”我们两家，就
这样无厘头地偶尔热闹一下。

没有雨的傍晚，趁孩子们上
晚 自 习 ，我 和 芳 经 常 一 起 去 散
步，驱逐频繁模考的“心电图”表
上那起伏跌宕的焦虑。走得最多
的路，是从望月湖湖中社区巷子
左转，穿过公路斑马线，沿湘江
大堤，往橘子洲头方向前行。每
每经过堤岸边的师大、中南、湖
大门口，我们都会停下脚步，静
静地望一望校门前的路灯，默默
祈祷我们的孩子能被这星月般清
亮的灯光照耀，该有多好！回去
面对孩子，缄口不问他们想考哪
所大学。芳老是说，担心床头那
一撂码起比人还高的书籍资料，
轰然垮塌下来，压伤了孩子。听
得我好心疼。

高考前一天，考生放假，我们
四人又一次聚餐，孩子们吃得很
少，芳脸上有一种逼近眉梢的紧
迫感，我倒觉得有一丝如释重负
的轻松。那夜的月光在天空发
亮，芳忽然不想走那条行人如织

的湘江堤：“住望月湖一个多月，
还没去湖边望过月亮呢。”

走近望月湖畔，杨柳婆娑，过
客稀疏，凉风拂面，格外清新。
月华与湘江对岸霓虹交相辉映，
湖水七彩斑斓晃荡。此番美景，
跟当地老人讲的望月湖传说，极
不协调。古时候，这个湖里有一
种带剧毒的鳝鱼，每当月亮升起
之夜，浮出水面伸头望月，因而
得名“望月湖”。

不知芳听谁说的：对着湖中
月许愿最灵验，有天的高远，水
的 深 阔 。 她 真 的 信 了 ，虔 诚 闭
目，双手合十，念念有词，在湖边
站了很久……

高考结束那天，我邀芳同一
趟火车回郴，芳眼泪噙着摇头，
她儿子要留下来复读。我说学习
是 一 辈 子 的 事 情 ，不 急 于 这 一
时。后来我儿子考上了湘江边一
所 大 学 ，芳 的 儿 子 其 实 还 高 两
分，但他不满意，选择重考。人
的悲欢喜乐并不相通，月有盈亏
花有开谢，终难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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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场春雨后，空气里弥漫
着泥土的芳香味儿 ，春风刮过
一片又一片田野，白云在湛蓝
天空自由徜徉，远山含黛，杨柳
浓翠，人走在田野上，心就有了
舒畅怡然的感觉，这是个让人
心怀远方的季节，也是植树插
柳，栽植希望的最好时候。

我家住在辽河岸边上，读小
学时，一年的四个季节里学校组
织的生产劳动有很多，给我留下
最难忘印记的是春天栽树。

那时候，因为观念落后，辽
河两岸植被遭到巨大破坏。苦
春头日子，黄沙漫漫，本来肚子
里就清汤寡水的，放学沿河沿
儿往家走时，河口的狂风张牙
舞爪袭来，人一下子没了精气
神儿，走道儿打趔趄不说，裹挟
着沙粒的大风还吹打得人的脸

皮火辣辣地疼，放学到家后，我
们 浑 身 上 下 全 披 挂 上 一 层 黄
沙，就连嘴巴里也能咂巴出黄
沙子来。

在这样的风沙环境下，我们
每年春天积极响应号召，踊跃
参加植树劳动。扛树苗、挖树
坑、栽树苗、浇水、填土，一整套
栽树程序烂熟于心，没人偷懒，
手磨出血泡，浑身累得散架也
没人叫苦。大家心里只有一个
念头：多栽树！树栽多了，就把风
沙赶跑了。

种植下希望，最渴盼的当然
是收获。夏初时，老师领我们
到栽植树木的防护林带浇水护
树，举行入队仪式。望着一排
排散叶长枝的小白杨树，大家
懂得了保护环境，建设美好家
园的重要性，更懂得了建设三

北防护林的重要意义。
师范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

到 家 乡 附 近 的 乡 村 中 学 当 教
师。这是一座安卧在低山丘陵
里的小村庄，四周山梁植被稀
疏 ，粗 糙 得 像 大 花 牛 的 脊 背 。
当上班主任的第一年，我领学
生参加植树劳动时跟他们说：

“多 栽 树 ，我 们 就 有 美 丽 的 山
梁，就有绿色的山冈。”劳动回
来后，我教他们写作文，作文题
目是《栽植理想》。有个学生写
道：“我的理想，是将来长成一
棵大树，装点我的家乡。”我给
他批语道：“老师盼望你长成大
树的模样，根深扎大地，枝仰望
蓝天。”

为理想播种的人，本身就是
一粒理想的种子。如今，童言
成真，这个希望自己长成大树
模样的学生，经过勤奋努力考
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做了下
派村支书，真的扎根到农村去
了。经过十几年的苦干，他带
领全村百姓把家乡建成了果树
满山、禾苗千里、药材花草遍地
的全国生态文明村。如今奔走
在全面致富奔小康的大路上，
他依然信心满满。

有时，我也会驱车百里回
辽河岸边老家。现在，那里已
建 设 成 了 辽 河 生 态 自 然 保 护
区。蔚蓝天空下，千年辽河水
波荡漾，浪花闪闪，群鸟竞飞，
绿野辽阔。当初我们亲手栽下
的小白杨树苗，都已长成碗口
粗的参天大树，成林、成海，在
滋养着它们的这片黑土地上，
深深扎下了根系，伴着年轮延
伸，伴着岁月蓬勃。

至此经年，划过永远

望月湖的望月湖的““月月””
□朱小平

□董问博


